
近年来，“月氏”读作“月支”逐渐
成为学界主流观点，秦汉史学家林剑
鸣在其著作《秦汉史》中说道：“以前的
中小学课本以及一些学术著作都特别
注音，强调应读为‘肉支’，其是不正确
的。在《康熙字典》中‘月氏’的‘月’字
也注‘鱼厥切’，可见‘月支’之‘月’不
应读‘肉’。最近出的《新华字典》及
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均已将‘月氏’的注
音改为yuè zhī（月支），但目前一些
青年学生甚至一些著名学者仍照旧误
读。”

“大肉汁”的读音主要出现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中小学课本及工具书，但
查最新版《新华字典》及《汉语大词
典》，其“月氏”词条读音均已改为

“yuè zhī”。另据《辞源》、《辞海》、
《中华大字典》、《康熙字典》等学术词
典，“月氏”的条目均注为yuèzhī，或
在“月”下注音“鱼厥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徐语杨
制图姚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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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杉板桥
在成都，有一个由于多音和方言原因，十分容

易混淆的地名，杉板桥。如果不是特别注意，大多
数人会按照“杉树”的杉去念，读作“shan”。但是根
据成都当地人习惯，杉板桥实际应读作“sha”板
桥。在成都本土知名作家刘心武的《杉板桥无故
事》中，开篇即说，“一般说普通话会把‘杉’发音为

‘山’，但是在成都这个地名要读成‘沙板桥’。顾
名思义，那里应该曾有座用杉木板搭成的桥。”

查《现代汉语词典》，“杉”字读“shan”、“sha”皆
可。在说“杉木”时发作“sha”。根据老成都说法，
杉板桥原本就是用杉木板搭出来的桥，后面才扩
宽成马路，所以发作“sha”板桥才是正确读音。

现 20 路 公 交 站“ 杉 板 桥 站 ”其 下 注 音
“Shabanqiao Station”，路 牌 拼 音 也 标 注 为

“shabanqiao lu”。

|专家观点|

官方场合依照标准
同时尊重民间读法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字语音
学专家汪启明认为，我国法律规定了普通话的标
准和推行，首先从法律角度来说，语言文字的发音
都应该先遵循普通话的标准。其次，在官方场合，
应该以普通话为准则。如果一些地名的方言读音
已经被收录进官方词典，如果能在字典中有据可
依，也可以使用方言读地名。

同时，汪启明强调，语音的发展变化是整个文
字学中变化最为迅疾的一类，而在语音变化中，地
名却又最保守。尤其在民间，可能在千年以前就
已经是这样读了。“民间百姓如果长期都这样读他
们的地名，我们要予以尊重，入乡随俗，说不定哪
天这种读法就被收入字典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徐语杨 制
图 姚海涛

现代一些地名，民间的读音可能和普通话大
为不同。虽然读音在标准普通话中可能有误，但
民间已经习惯这种读法。这种时候，是要入乡随
俗还是依照标准呢？

成都杉板桥
应该读作“沙板桥”

北京：大栅栏
北京前门有个著名的胡同叫“大栅栏”，但是

外地游客问路总是遇上尴尬，如果你给老北京人
说“dà zhà lan”（大炸栏），他也许根本不知道你
说的是哪里。在北京人口中，“大栅栏”读作“dà
shi lan er”（大什烂儿）。然而在词典中，“栅”字只
有“zha”、“shan”两种读音。

现在的北京大栅栏原是元大都的南城近郊，
乃京城入口，明清时期商铺林立。明代起商铺前
需围起一圈栅栏以划定区域、执行宵禁，之后沿袭
下来，稍有规模的商铺都有栅栏在门口，商铺聚集
之处就成了“大栅栏”。但是“zha”与“shi”发音所
去甚远，北京人为什么要将其念做“大什烂儿”呢？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周一民认为，大栅栏属于
地名上的特殊读音，是一种保留古音的行为，但究
竟是何种古音、如何演化而成，依然有待考证。

民间有许多不同的猜测，大多和北京方言的
特色语音脱落有关，即在连读的时候，将一部分音
节“吞掉”。前些时在网络上被疯转的《学说北京
话》，西红柿炒鸡蛋要读作“胸是炒鸡蛋”，中央电
视台要读作“装垫儿台”，都与北京方言中语音脱
落现象有关。

“装垫儿台”被称为北京话中的“神级操作”，
收获了网友一堆“666”。实际上，“装”是“中”丢了
韵母后，“中央”二字的合音；而“电视”的“电”丢掉
了韵尾n，“视”丢了声母sh，“电视”两字连读，和北
京话里儿化的“垫儿”（diàr）很相似。所以“中央
电视台”就变成了“装垫儿台”，如果不多读两遍，
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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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在
某一期《晓说》
中讲到“大月
氏”时，说提起
这个词就饿了，
因为他将此三
字读作“大肉
汁”。如果在高
中历史课上有
认真听讲，虽然
会觉得有些好
笑和不可思议，
但你一定会记
得历史老师讲
到“大月氏”三
个字的音容，
“记住哦，这三
个字要念做‘大
肉汁’，写成大
月氏。”

大月氏，公
元前 2 世纪中
亚地区的游牧
部族。氏古音
读作支，大月氏
应 读 成“dà
ròu zhī”。
在中国先秦时
代的古籍中，或
译作禺知、禺
氏、牛氏等，后
来也有译作月
支的。

月氏是我
国西北少数民
族，在春秋战
国、秦汉时期都
产生过重大影
响。《辞源》曰：
“月氏古国名，
其族先居甘肃
西境，汉时为匈
奴所破，西走至
阿姆河，臣服大
夏，都于阿姆河
北，曰大月氏；
其不能去者，留
居故地曰小月
氏。”

氏 读 作
“支”是被历来
认可的，其读音
争 议 主 要 在
“月”字究竟读
“ròu”还是读
“yuè”上。

近代学者张西曼首先注意到了
《金壶字考》中提到的注音问题，因
此提出“大肉汁”乃是正确读音，古
字月肉相近，古人都错将“肉”认作

“月”。虽然得到不少支持，但是也
遭到著名史地学家岑仲勉的反驳。
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岑仲
勉指出，六朝时期从月氏东来的僧
侣非常多，即便写法相近，但“月”、

“肉”二字读音并不相同，往来如此
密切，若真的认错，为何无人提出，
文献也没有此类记载？因此认为

“月氏”之“月”本就是其本字。
再有，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

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
书几个阶段，甲骨文是商代文字，金
文通行于西周，春秋战国的秦国通
行大篆，秦统一后简化成小篆，汉代
通行隶书，魏晋以后开始流行楷
书。有学者补充论点道，汉代大月
氏与中原来往频繁，《史记》、《汉
书》、《后汉书》中均对其有详细记
载。汉代史官校正典籍尤为严苛，
且当时隶书已逐渐流行，“月”、“肉”
二字读音、字形皆有差异，若真是将

“肉”误读作“月”，司马迁、刘向等以
校对见长的史官怎会于文献中一点
辨析都没有？

古文中，“月”、“肉”二字写法曾
相近，尤其是在篆书中，二字字形十
分接近“月”字，几乎难以找到差
别。《说文解字》“肉”部汉字甚多，
肌、肝、脾、胃、肠等与人体有关的
字，虽然现在写作“月”旁，但实际都
是“肉”旁。而真正属于“月”旁的字
只有10个，如朔、朗、期等与月之阴
晴有关的字。若古人写“月氏”，后
人误将本为“肉”的“月”认作“月亮”
的月，也是有可能的，今人对大月氏
读音的争议主要由此为源头。

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有大月
氏应读“大肉汁”的文本出现在宋
代。北宋僧人释适之《金壶字考》：

“月，音肉。支，如字，亦作氐。”宋代
另一地理文献《太平寰宇记》也说

“月氏音肉氏。”在宋之前，并未有人
对“月氏”的读音提出过异议。在二
十四史中，如《史记·匈奴列传》、《汉
书·西域传》、《资治通鉴》，凡出现

“月氏”处，“氏”字均有注“音支”，
“月”字一律没有注音，可见“月”字
读音并不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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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位于丝绸之
路中段，是中国文明和
西方文明的碰撞点，它
的文化艺术成果兼具了
东西两方特色。

公元前5世纪～前
2 世纪初，月氏人游牧
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
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
匈奴劲敌。约在武帝元
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汉使张骞至其国，以后
往来渐密。国内分为休
密、双靡、贵霜、胖顿、都
密五部歙侯。公元前
177 年前，月氏击破敦
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
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
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
靡初生，其部落逃奔匈
奴。

公元前 177 ～前
176 年间，匈奴冒顿单
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
公元前174年，匈奴老
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
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
饮器。月氏大多数部众
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
伊塞克湖附近，原居此
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
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
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
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
族混合 ，号称小月氏，
而西迁之月氏从此被称
为大月氏。

至公元前139～前
129 年间，乌孙王猎骄
靡长大，为其父报仇，遂
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
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
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
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
岸。公元前 1 世纪初
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
河以南的大夏。至公元
初，五部歙侯中贵霜独
大，建立贵霜帝国。大
月氏人的两次迁徙对中
亚地区的历史影响至
巨。它造成大夏的灭
亡，促使塞种人入侵印
度北部，并引起汉武帝
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
开辟丝绸之路。

两次迁徙
影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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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新疆石人子
沟遗址，被专家
认定为是与月氏
人有极大关联的
王庭遗址。

地名中还有哪
些常见的误读？扫
码上封面新闻了解
更多详情。

广东：下栅
同样是“栅”字，北京话里它念“shi”，到了广东

就变成“ce”了。如果从广州坐车到珠海，一定会
经过“下栅”。有人说读“下炸”、有人读“下山”，还
有人读“下册”。天涯曾有许多网友开贴询问，“下
栅”究竟读什么？许多在珠海生活了多年的外地
人，也都弄不清它的正确发音。

广东人一定会告诉你，粤语念做“哈擦”，转化
成普通话，应该是“下册”的发音，珠海公交车报
站，也都读“下册”。

栅读作“册”确实和古音发声有关，《康熙字
典》中“栅”字曰：“唐韻楚革切，集韻、韻會測革切，
正韻恥革切，音策。”根据《康熙字典》归纳的古音
各切法，栅的读音确实和“册”相近。广东方言保
留古音完好，地名读音又是代代传承，所以下栅读
作“下册”也就有理有据了。

（文中读音主要参考自商务印书
馆第 11 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
典》、《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注》）


